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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大健康

本报记者 张冰清 吴朝香

今年2月8日由新冠孕妇生下的小天使小汤圆如今长得胖嘟嘟的。结束隔离的小汤圆爸爸复工也近一

个月了。昨日，小汤圆爸爸陈先生拿到了康复后的第一笔工资，四千多元，几乎只有之前的一半。

受到疫情影响，他所在的理发店客流量还未完全恢复，大家的收入都受到了影响，但他下降的幅度最大，很多

老顾客不敢再找他剪头发。同样是新冠肺炎康复者李女士和苏阿姨，也多多少少感受到了旁人异样的目光。

小汤圆家的大门上，曾经贴上的封条早已撕去，只残留下一点胶印。但另一条无形的封条出现了，它紧

紧困住了迫切想回归正常生活的康复者。

新冠肺炎康复者
期盼走出另一种困境

老顾客少了，当理发师的小汤圆爸爸收入减半

李兰娟院士明确回答：康复者有抗体，不会传染

患病前小汤圆爸爸工作时的照片

老顾客放话：
他回来我就不来理发了

今年是陈先生在这家理发店工作的第4年，凭借

扎实的手艺，他慢慢攒下一批固定的老顾客。他没什

么洋气的英文名，客人都简单地叫他“小陈”。

住院治疗期间，老顾客从不同渠道获知他一家三

口确诊新冠肺炎的消息，纷纷发来微信问候，好几个

还提前预约康复后找他理发——

“就当给自己放一个长假，好好休息一下了。等

你回来给我剪头发。”

“小哥，注意身体，好好休息，年轻人抵抗力强会

好的。加油哦，等你回来再去找你理发。”

“我和老公看了新闻，觉得像你们，我们都希望你

们赶紧好起来。看到小汤圆出生，我都哭了。下次回

杭州，我要去好好抱抱这孩子。”

这些话支撑着他走完漫长的治疗期，也让他对出

院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但上班后的第一天，同事的

一句话瞬间浇灭了他的希望，“有客人说，你回来上

班，他就再也不来店里剪头发了。”

快一个月下来，陈先生明显感觉到客人减少，以

前一天有20几个客人，现在只有10几个，“愿意来的

老顾客，态度都很好，很关心我们。不愿意来的也就

不联系了。”

尽管他一天工作超过 12 小时，几乎没有休息一

天，到手的工资也只有4千多。除掉2千3的房租，剩

下的钱用来买小汤圆的奶粉、全家的伙食和日常开

销，还要攒下一点还拖欠的房租，实在有些捉襟见肘。

小汤圆的妈妈待在家带一大一小两个孩子，抽不

开身出门，也不想过多和邻居们接触，“别人总会有点

顾虑的嘛。”

此时，连乡下的老父亲都感受到了亲友的疏离。

父亲年前来到城里过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他哥哥

家，跟小汤圆一家的接触并不多。但半个月前回村

后，村里人都不敢到他家串门，路上遇到后招呼都不

打就掉头躲开。

几天前，他嫂子发来一篇文章，标题耸人听闻：

《两年内，不接触染疫患者！》这篇没有任何署名的文

章称，如果身边有朋友或同事得过“新冠肺炎”，在今

后两年时间里，绝对不能接触，否则随时可能被感

染。因为这种病毒不可能从病人体内被彻底消灭，会

永远寄生于病人体内。

她现在很少出门
“人家有想法，就不主动去接触”

“我现在不怎么出门，更不去别人家串门，知道人

家有忌讳嘛，何必呢。”痊愈后，50岁的李女士隐隐觉

得，生活中，周边人的和她相处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李女士和老公施先生居住在浙江某个县城，夫妻

两经营一家卖建材的小店。1 月 18 日，施先生突然

出现发热，之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年初四转院到浙

大一院之江院区。李女士随后也被确诊。

李女士是轻症，住院四天后就治愈出院；施先生

当时是重症，在妻子出院4天后出院。夫妻两人出院

后又接受了14天隔离，都在2月初，结束隔离后回家。

两人痊愈后，身体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合适，感觉

和生病前也没多大差别。3 月份，他们还曾去浙大一

院做过核酸检测，一切正常。

“感觉到原来的熟人刻意和我们保持距离。”李女

士说，以前相互有走动的，自从他们回来后，就没再来

往过，“也没听到他们说过什么，就是从一些行为动作

能看得出来吧，比如碰面了，刻意避开之类的。然后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也没必要说出来。”

上个月开始，李女士的小店开门营业，会有一些

老顾客来光顾生意，但大多还是线上交易，“客人在网

上下单，我们这里派单送货。”

李女士和老公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守店，她也

很少出门，只有每天晚饭后，和老公出去散步。这是

痊愈后，两人养成的一个习惯。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回避。

“一些生意上的伙伴，还有我几位小姐妹，我们平

时都来往的，我会去小姐妹那里玩，生意上的搭档，我

们也一起吃过饭。”李女士性格也蛮豁达。”

曾经的熟人
看到她，赶快躲了起来

李女士所感受到的与人相处的微妙，70 岁的苏

阿姨感受得更明显，她说得也更直白。

“前几天下雨，我去超市，在门口碰到一位熟人，

她看到我，赶快把伞竖起来，把自己遮挡住，装作没看

到。说实话，我有点难过的。”

苏阿姨是武汉人，儿子在宁波工作，她年前坐飞

机到儿子这里过年，疑似旅途中被感染。确诊后，被

转运到浙大一院之江院区，一度发展到危重症。治疗

一个多月后，2 月 17 日出院，回到宁波后，又接受了

20多天的隔离。

康复后的苏阿姨，觉得身体还不错，她有时候，一

天能走一万多步。苏阿姨现在每天买菜做饭，没有特

别的不适，只是偶尔走得太快，会气喘。

“我回家后不久，一位关系还不错的邻居，就给

我打电话说，给我买了水果牛奶，放在水果店，让我

自己去拿。”苏阿姨蛮感谢这位邻居，但又觉得有些

怪，“我有解除隔离的证明，医院也说我们没事了

啊。”

渐渐地，苏阿姨发现，原本经常结伴买菜的邻居，

也不来找她了，路上碰到了，有时是远远打个招呼，就

赶快走了，有时就装作没看到。

“我也有绿码的，这样子，我心里是有点不舒服

的。”苏阿姨说，儿子劝他，不要在意，不来往就不来

往，“人家有想法，也理解吧。”

武汉第一批患者康复之后，央视白岩松

就问过李兰娟院士：康复之后会有抗体吗？

康复者是否还会传染别人？

李兰娟明确回答：康复的病人会产生一

种抗体，有抗体不传染。

然而在采访中，作为新冠肺炎康复者，苏

阿姨和李女士，都感受到了身边人对他们微

妙的态度。这种微妙让他们感情复杂：难过、

不舒服、还有一点委屈。

试着理解的苏阿姨说：“如果我们真的危

害社会，医院应该也不会让我们出来的。”

和苏阿姨、李女士只是情绪上的些许冲

击相比，小汤圆爸爸的遭遇则更现实和直接：

很多人不愿光顾他的理发店。这已经影响到

了他的生活。

新冠肺炎康复者，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复

工复产，这是毫无疑问的。

记者曾采访过几位武汉的医生，他们也

曾是新冠肺炎患者，但治愈康复后，都已经

回到了医院，开始正常工作：看门诊、做手

术。

从法规上来说，最近，最高人民法院也发

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

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明确：用人

单位仅以劳动者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

新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染者、被依法隔离人

员或者劳动者来自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为由

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也说明，新冠肺炎康复者有权利和正

常人一样工作、生活。

对普通人来说，也许不存在伤害康复者

权利的情况，我们更需要的是对此有一个科

学的认知，而不是盲目的恐惧。

疫情期间，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隔

离病毒不隔离爱。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同样

如此：你因无端恐慌而产生的言行。对他们

来说，可能就是一种伤害。他们已被病毒伤

害过一次，请不要再让他们受到第二次伤

害。 本报记者 张冰清 吴朝香

别让他们
受到第二次伤害


